
公平价格的消亡：IMF新自由主义与巴基斯坦小农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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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玛·阿巴斯，为ROOTS撰稿 

在巴基斯坦的乡村，数百万农民和小农长年累月辛勤劳作以养活这个国家。然而，他

们应得的公平作物报酬却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过去十年间，历届政府不断削弱最低

支持价格（MSP）体系，而这一体系的建立原本旨在保护农民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

确保其收入稳定。

这一退却并非偶然。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强加的条件与国家日益奉行新自

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我们今天所目睹的，不仅仅是政策的微调，而是巴基斯坦农

业经济的结构性转型——一场将权力从农民和公共机构手中转移至企业中介与金融资

本手中的转变。

几十年来，最低支持价格体系一直是农民的基本保障。通过保证最低价格，并通过巴

基斯坦农业储存与服务公司（PASSCO）等机构确保国家收购，该政策为原本难以预

测的农业经济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小农至少可以指望收回部分生产成本，维持

一份微薄的生计。然而在今天，这张安全网正在迅速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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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是巴基斯坦的主要作物，通过这一受保护的体系构成了农村生计与国家粮食安全

及主权的支柱。截至2023-24财年，巴基斯坦小麦种植面积达960万公顷（占作物总

面积的37%），占农业增加值的9.0%和国民GDP的2.2%。公共采购机制确保了农民

无论市场如何波动都有一个可靠的买家，同时为国家维持战略粮食储备。

IMF的指令与新自由主义对农民的攻击

2024年9月，在IMF70亿美元纾困计划的压力下，联邦政府实际上退出了小麦支持价

格体系。IMF要求巴基斯坦放松对小麦市场的管制，并削减与采购和储存相关的财政

支出。2024年12月，政府正式取消小麦支持价格，将定价权拱手让给主导粮食市场的

私人贸易商和中间商。后果立刻显现：没有了保障性收购，农民被迫以低迷的田间价

格出售小麦，同时还要面对化肥、种子、柴油、电力和灌溉成本的持续上涨。

IMF在巴基斯坦的经济计划，披着“稳定”和“改革”的语言外衣，已经系统性地侵蚀了

国家对农业公共支持的根基。每一项贷款协议都带来新的条件——削减补贴、私有化

公共企业、推进贸易自由化、取消国家对农产品价格的管控。在这些技术官僚式的处

方背后，掩藏着一个政治计划：将巴基斯坦的农业经济从服务人民转变为服务全球资

本。

在IMF的压力下，历届政府撤回了国家对农业和粮食体系的干预，任由市场力量——

实际上是企业和贸易商的垄断——来决定价格。在IMF的压力下，取消小麦最低支持

价格使田间价格从2023年的350美元/吨（3,900卢比/40公斤）暴跌至2025年的215美

元/吨（2,200-2,500卢比/40公斤），控制权落入贸易商卡特尔手中。2026年，在私

人资本主导下，指示性价格徘徊在260-300美元/吨（3,000-3,500卢比/40公斤），使

小农的售价低于成本30%-40%。取消或操纵小麦和水稻的最低支持价格，摧毁了那

些连生产成本都无法收回的小生产者。随着补贴削减和通货膨胀导致种子、化肥、燃

料和水资源成本上涨，农民的收入急剧下降。与此同时，农业产业化企业和市场中间

商通过价格投机和出口导向型利润链不断积累财富。

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将财富从多数人转移到少数人手中，以效率为名抹去社会

保护，加深对外国资本的依赖。IMF的新自由主义处方不是改革——它们是再殖民化

的工具，旨在将国家困于债务、紧缩和企业攫取的循环之中。

农民的反抗与最低支持价格（MSP）体系的部分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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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的农民并未默默接受这些政策。2025年初，农民在旁遮普和信德省发起大规

模抗议活动，要求恢复公平价格和公共采购。由巴基斯坦农民联络委员会（PKRC）及

其农民组织联盟领导的示威活动揭示了这场危机的政治根源。农民领袖明确指出，取

消最低支持价格并非出于国内农业需要，而是IMF纾困计划所附带的附加条件。

面对日益加剧的农村动荡，政府做出了部分退让。2025年10月，当局宣布小麦支持价

格为每40公斤3,500卢比（12.5美元）。农民领袖明确表示，此前拒绝宣布最低支持价

格是遵循IMF的指令，而非国内政策所需。抗议活动表明，有组织的农村抵抗运动即

使在面临经济危机和债务依赖的情况下，仍能够挑战新自由主义改革。然而这一让步

是暂时的。即使支持价格在纸面上得到恢复，政府同时已开始设计向完全市场化小麦

体系的过渡。

2025-26年小麦政策：向新自由主义市场主导体系的过渡

最低支持价格的废除现在正通过新的政策框架被制度化。2025年，国家粮食安全与研

究部出台了“2025-26年小麦政策——向市场导向体系过渡”。该政策明确旨在放松小

麦市场管制，减少国家在采购和储存中的作用。

根据拟议的2025-26年小麦政策，公共采购将逐步被私营部门采购所取代，而国家将

仅限于监管角色。尽管官员们声称该政策确保了“市场效率”，但其深层目标是以私营

部门控制为核心，重构巴基斯坦的小麦经济。这一转变代表了对巴基斯坦粮食经济的

根本性重构，完全遵从IMF关于瓦解国家采购机制、将粮食市场转向自由化贸易的要

求。

巴基斯坦最大的小麦产区旁遮普省在私有化方面走得更远。根据《2026年旁遮普小麦

政策》，省政府将不再直接从农民手中购买小麦。取而代之的是，私营企业将直接向

农民收购小麦。到2026年初，旁遮普政府已预审通过了35家公司参与该体系。但在技

术招标阶段，目前只有11家公司合格，粮食部门取消了5家贸易商的资格。该政策保障

了这些公司的利润空间，实际上将小麦采购转变为一项利润丰厚的企业生意。参与企

业名单揭示了巴基斯坦粮食体系日益加剧的企业控制。这些参与者代表了全球大宗商

品贸易商、国内贸易公司、银行和军方关联企业的强大联盟。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参与者包括Fauji化肥公司（FFC），这是一个隶属于Fauji基金会的

大型农业综合企业集团。Fauji基金会是巴基斯坦最大的军方关联企业网络之一，业务

遍及化肥生产、银行、能源和食品加工等领域。其在农业领域日益扩大的作用反映了

军事-企业资本在巴基斯坦经济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FFC参与小麦采购与“绿色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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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倡议”直接交叉。该倡议是一项国家支持的、通过长期土地租赁和军方支持的农业

企业来推广大规模企业化农业的计划。通过控制化肥供应、农业投入品，以及现在的

粮食采购和储存，此类企业集团有能力主导农业价值链的多个环节。

全球农业综合企业巨头的介入进一步凸显了这些改革的国际维度。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和嘉吉（Cargill）——全球最大的两家农产品贸易商——也与新兴的采购

体系有所关联。这些跨国公司属于主导全球粮食贸易的少数企业集团，控制着广泛的

仓储基础设施、航运物流、大宗商品交易所和金融工具网络。它们的商业模式高度依

赖投机交易和全球供应链的整合。在全球南方，这些企业通过利用市场自由化和瓦解

公共粮食机构的结构性调整计划来扩大影响力。它们进入巴基斯坦小麦市场，标志着

该国粮食体系更深层次地融入全球大宗商品流通网络——在那一网络中，关于价格和

供应的决策越来越反映企业战略而非农民的需求。

除了跨国贸易商之外，还有一批国内贸易公司和农业综合企业集团——包括Boota

Brothers 、 Ali Imran 、 Haji Sons 、 Chapal Traders 、 N&M 、 Ravel Flour 、

Zulnoorain、Zariya和SBRS——其中许多从事大宗商品贸易、面粉加工和农业物

流。这些公司预计将充当区域小麦聚合商，直接向农民采购粮食，同时控制仓储基础

设施和分销网络。与巴基斯坦军工复合体密切关联的金融机构，如Askari银行，将为

采购业务提供融资。

在旁遮普省快速推进小麦采购私有化的同时，其他省份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开伯尔-普

赫图赫瓦省推出了混合体系，75%的采购保留在公共部门，25%由私营企业处理；与

此同时，信德省选择继续实行公共部门采购，以稳定价格并确保粮食安全。这些政策

差异凸显出联邦新自由主义市场改革议程与各省关切之间的冲突加剧。这种不均衡的

实施，既反映了这些市场驱动型改革的争议性，也体现了各省政府抵制IMF强制的结

构性调整的不同能力。

巴基斯坦农业储存与服务公司的瓦解与企业粮食贸易商的崛起

伴随着这一转型的是一项重大的机构变革。联邦政府已开始用一个新的实体——小麦

库存管理公司（WSMC）——来取代巴基斯坦农业储存与服务公司（PASSCO）这一

负责小麦采购的中央机构。

小麦库存管理公司被设定为一个特殊目的载体，授权资本为3,500亿卢比，其主要目的

是管理巴基斯坦农业储存与服务公司的关闭，并清偿约1,210亿卢比的未偿债务。然

而，与巴基斯坦农业储存与服务公司不同的是，该机构主要被设计为一个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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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管理现有小麦库存和结清企业债务，而非主动采购粮食。这一转变进一步削弱了

公共机构在管理粮食储备中的作用，强化了向企业控制的小麦经济的过渡。

与巴基斯坦农业储存与服务公司不同，这个新机构将不再直接采购小麦。它将仅扮演

有限的监管和协调角色，而私营部门将接管采购、储存和分销。这实际上标志着一个

曾经为农民和消费者稳定小麦市场的公共体系的终结。

通货膨胀、气候冲击与农村生计的崩溃

巴基斯坦的农民如今正受到多重危机的全面冲击：在补贴取消和通货膨胀的推动下，

农业投入品价格飙升，而产出品价格却停滞不前，甚或被IMF、企业和市场操纵所压

低。农民在收获季节贱卖他们的小麦、大米和蔬菜，之后却只能以更高的价格买回食

品——这是一个加深贫困与债务的残酷循环。

气候变化为这场危机又增添了残酷的另一层面。反复发生的洪水、干旱和热浪摧毁了

作物，中断了生产周期，但国家对小农户却没有提供任何有意义的补偿或保险。相

反，气候灾害被用作推广气候智慧型农业和企业化农业的借口——一种洗绿叙事，将

更多土地交给农业综合企业和军方，而不是支持那些世世代代培育着韧性的农民。

在没有最低支持价格和国家采购的情况下，农民被抛入剥削性贸易商和囤积者的掌控

之中，这些人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结果十分荒谬：巴基斯坦这个农业国家苦于粮食

通胀、饥饿和营养不良，而它的生产者深陷绝望之中。

从公平价格到自由市场：WTO的新殖民设计

对最低支持价格和国家支持的攻击，不仅是国内政策选择，更是IMF结构性调整计划

与全球贸易规则双重压力的反映，这些规则限制了发展中国家扶持本国农民的能力。

这是世界贸易组织（WTO）主导的、在全球南方推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更广泛新自由

主义框架的一部分。通过《农业协定》（AoA），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被迫开放市

场、削减农业补贴、允许无限制进口——即便这会摧毁本地生产。

这些所谓“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是新殖民主义的贸易体制，旨在为全球北方的农业

企业集团保障市场，同时削弱南方国家的粮食主权。在这些政策之下，巴基斯坦对进

口粮食和投入品的依赖不断加深，贸易逆差恶化，农民被暴露在无法与之竞争的动荡

全球市场之中。本财年前九个月，巴基斯坦的粮食进口账单已从去年同期的61.5亿美

元猛增15.22%，达到70.9亿美元。WTO和IMF的条件紧密配合，共同瓦解公共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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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私有化资源、将粮食商品化——把农业变成企业和金融家的游乐场，而不是人民

的生计。

以农民为中心的替代方案：夺回粮食主权

巴基斯坦可以选择另一条道路。恢复和扩大最低支持价格，重建公共采购体系，以及

监管粮食市场，对于保护小农和稳定粮食价格至关重要。国家必须从IMF的限制中夺

回政策空间，并挑战那些破坏国内粮食体系的全球贸易规则。

再分配性的土地改革仍然是核心。如果不将土地从封建精英、企业投资者和军方集团

手中重新分配出去，粮食主权将始终脆弱不堪。对农业机构、农民合作社和推广服务

的民主控制，能够支撑可持续生计和生态农业的发展。

然而，抵抗活动仍在发展壮大。巴基斯坦各地的农民组织和社会运动正在动员起来，

捍卫最低支持价格、公共采购和农民权利。对我们而言，争取公平价格的斗争不仅仅

是一项经济诉求，而是一场为争取对粮食体系的民主控制的更广泛斗争。确保粮食主

权需要的是优先考虑农民生计、生态可持续性和公共问责的政策，而非企业利润。

巴基斯坦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一条道路通向更深层次的新自由主义重构，农业将完

全融入由新自由主义与殖民主义机构、跨国公司和国内精英主导的全球大宗商品市

场。另一条道路则要求重建公共机构，为农民提供强有力的价格保障，实施再分配性

土地改革，并坚定承诺粮食主权。对巴基斯坦数百万小农而言，这一问题的利害关系

空前重大。该国粮食体系的未来——以及其农村社区的存续——取决于农业是继续作

为一种公共产品，还是沦为又一个企业权力的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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